
时时光光如如水水，，记记忆忆如如磐磐
——— 怀念岳父柳志光先生

8月11日是著名书法家、烟
台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柳志光
老先生逝世百日。刊发这组文
章和照片，纪念这位可亲可敬
的文化老人。

唐功文

岳父离我们而去了。直到
今天，我都觉得这不是事实。每
次回到岳父家，总感觉他老人
家还端坐在书房里浏览书报或
凝神挥毫。及至醒悟过来，知道
这只是幻觉，巨大的悲痛就会
袭上心头，久久难以平复。

岳父和先岳母养育了四个
女儿，晚年和岳母魏筀筠女士结
合，岳母这边，也是三个女儿，被
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为“七仙女”。
岳父对女婿们从生活到事业都
极为关心，但他从不长篇大论地
说教，有时不过寥寥数语，就能
点拨我们认识问题，开阔眼界。
岳父爱酒、善饮，在朋友中间极
为出名。岳父饮酒的情态，欧阳
中石先生描述得最为生动：“每
与朋友会，相约举杯，彬彬如仪，
将至唇吻，双目微闭，轻轻呷之，
再微微眯起，似细品味，似快意
无限，真如活神仙之融融陶陶。”
巧合的是，岳父的女婿们也都有
些酒量，每逢家庭聚会，岳父总
是慈爱地笑着看大家畅饮，即使
偶尔有人过量，也从不责怪。近
几年，岳父年事渐高，用过饭后，
他就会和岳母起身离席，为的是
让女婿们少些拘谨。但不忘叮嘱
说：尽兴就好，一定别过量啊。

岳父对女婿很信任，也很
倚重。岳父岳母的书画作品几
次结集出版，我都参与了编辑
和服务。平时岳父自撰的楹联、
诗词等，也常常让我们给提提
意见。当获得别人好评时，岳父
总是笑着说：这是女婿帮着润
色的。2005年，一位素未谋面的
柳姓宗亲编撰《胶东柳氏族
谱》，登门求教，岳父应邀题写
了书名，又看了书稿，觉得尚不
足以成书，就说：让我二女婿帮
你一下吧。看似平常一句话，包
含了莫大的信任。为了老人家
这句承诺，我用了几个月的业
余时间帮助考证、整理，总算完
成了任务。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为了
促进书法在全社会的普及，岳
父和同道们常年在基层奔波。
那时我到各县市区出差，经常
能和岳父不期而遇，当时的宾
馆多数没有空调，炎炎夏日，岳
父和一班书法家们汗流浃背地
挥毫泼墨。还有一年冬天，岳父
和几位书法家在乡间路上被风
雪困到半夜，多亏了当地村民
救助脱险。岳父还多次组织了

烟台和兄弟市的书法交流，并
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开
展交流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
烟台整体书法水平的提高，也
起到了宣传烟台的作用。

对于烟台书法界的同道，包
括初习书法的爱好者，岳父都不
遗余力地提供帮助。素未谋面的
书法爱好者造访，他总是热情接
待，细心品评人家拿来的书法作
品，提出中肯的意见。一次，我陪
岳父观看我市几位中青年书法家
的作品展，和一般人的走马观花
不同，岳父拄着手杖，在每一幅书
法作品面前都驻足细细观赏。百
多幅作品，他足足看了两个多小
时。我从岳父这一举动中，感受到
了他对烟台书法事业、特别是对
中青年书法家们的关切和期望。

多年来，岳父和许多著名书
法家、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情深谊笃者如欧阳中石先生，对
岳父一向以“兄”呼之。1997年，

《柳志光书法》出版，中石先生为
之作序，开篇即道：“于长者，有
敬而畏者，有敬而欲远者。志光
先生者，则是余敬而欲亲、欲近、
欲与之游之长兄。”中石先生此
序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堪称
书文双绝。2002年，岳父岳母联袂
出版伉俪书画作品集，依旧请中
石先生作序。2006年，中石先生又
为“柳志光 魏筀筠书画藏品陈
列馆”题写了馆名。书画名家韩
庆生先生卓尔不群，独与岳父惺
惺相惜。烟台籍的书画名家如孙
其峰、权希军、邹振亚、邹德忠等
先生都和岳父相交多年，情谊堪
比手足，这些名家对烟台的书法
事业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多年来，岳父对于烟台书
法事业的贡献广为大家称道，
而岳父则认为，自己从书法事
业中获益良多。多年临池，他不
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
峰，更通过研习书法修身养性，
品德修养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即使晚年，只要是书法界开展
的拥军、扶贫、助残、送文化下
基层等公益活动，岳父都积极
参与。直到去年6月27日，岳父
还出席了庆祝“神十”飞天成功
的笔会。虽然他的书房里张挂
着中国书协和山东省书协规定
的书法作品润格，但慕名求字
者真正馈赠润笔的，少之又少，
岳父对此也并不在意。他更公
开言明，凡是为自己求字而非
营利，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尽
可能有求必应，绝对分文不取。
岳父此举，对同道影响颇大。所
以岳父经常说，烟台的书法家
们清贫，我有责任。

2000年，岳父和魏筀筠女
士结合。两位老人在各自生活
中都经历过丧偶之痛，暮年结

合，幸觅知音。二老初识，岳父
出版的《柳志光书法》令出自丹
青世家的岳母青眼有加。婚后，
二老各自在书画艺术的园地里
勤耕不辍。日常生活中，岳母对
岳父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岳
母擅厨艺，岳父的膳食，一粥一
饭、一菜一羹，岳母都精心调制
得美味可口、营养均衡。岳父长
期睡眠打鼾，因缺氧所致，成日
昏昏欲睡。后经医生建议配戴
呼吸机，但呼吸机需要精心调
试，在使用过程中还要随时监
护。每个夜晚，岳母都要将呼吸
机调试准确，给岳父戴上。待岳
父入睡后，岳母才能就寝。夜间
还要不时查看呼吸机运行情
况。由于岳母的精心护理，岳父
的睡眠状况改善极大，白日昏
睡的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

2009年，岳父做了肺减容手
术，一年中辗转青岛、烟台数家
医院，住院时间长达八个半月，
岳母始终陪伴在侧，形影不离。
子女们深恐累倒了老太太，争
着要值夜班，可是岳母说：只有
我最熟悉你们爸爸的病情和他
的起居习惯，守在他身边
我才放心。岳父对岳母的
关心和照顾也无处不在，
岳母幼承家训，工笔绘画
技法造诣颇深。岳父对岳
母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经常延请方家进行切
磋交流，使得岳母的绘画
技艺在晚年更上层楼。岳
母的每一幅绘画都由岳
父题款。岳母作品的立意、
布局、绘画技法和特点，岳
父都能娓娓道来，如同自
己的作品一样熟悉。我的
脑海里经常定格一幅岳
父岳母出行的画面：二老
十指紧紧相扣，缓缓前行，
从中透出的相知相依的
至高境界，令人为之动容！
岳父岳母的仁厚品格也
深深感染和教育了后辈，
女儿女婿和孙辈们坦诚

团结。岳父生病住院期间，全家
人精心照顾，岳母的女儿们每
天陪护在病床前，外人眼里，女
儿们个个皆是亲生。2006年，岳
父将平生收藏的名家字画二百
多幅，连同二老精心创作的书
画作品一百多幅捐献给岳父的
家乡栖霞市。此举体现了二老
的高风亮节，也展示了子女们
的豁达和无私。

2007年，岳父被评为“烟台
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说，被
评为文化名人，更要担负起对
社会的责任。岳父于2011年出
版了六卷本的《柳志光书法》，
作为一名有着六十五年党龄的
老党员献给党九十华诞的贺
礼。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
同志高兴地为该书写了序言。

岳父既是家中的长辈，又
是我人生的导师。岳父和我之
间，既是翁婿，又是忘年交的知
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头的悲
伤或许能逐渐平复，但岳父留
下的精神财富将会一代代传承
下去，我们对他的思念也会绵
延不绝，直到永远。

教教室室门门前前的的大大水水缸缸
姜磊

天气渐渐热了，而关于高
考的信息也日渐升温。每天翻
开报纸，看到一篇篇高中生的
热议，心里就会有一种隐隐的
羡慕，淡淡的感慨，甚至莫名
的嫉妒。因为我想起了二十年
前我们的高中，想起我们那时
沉重却安静的高考；想起了二
十年前我们的高中食堂里四
两的馒头、一毛钱的大菜；想
起了教室门前的大水缸。

我的高中在莱州六中(掖县
六中)，虽说是一所坐落在乡镇
的中学，但也是一所校风严谨、
教学质量很好的高中。在当时
大学招生很少的年代，六中每
年都会有近十多个学生被重点
大学录取，数目很是可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县
乡经济刚刚搞活，客观地讲，
莱州六中的硬件条件当时和
其他乡镇高中一样，普通到有
些简陋。没有暖气，学生们睡

上下两层木板架起的大通铺，
一个大房间睡二三十人，大家
自带被褥，所属“领地”也就是
褥子的大小，冬天冷的时候，
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会“合
铺”——— 钻到一个被窝里，把
剩下的被子都盖上取暖。因为
挨得很近，有磨牙的、说梦话
的，就像在耳边一样；遇到睡
觉不老实的，拎胳膊甩腿常常
会把旁边的同学打醒，翻过身
大家都接着睡。那时乡镇还没
有自来水，学校自己打的井，
只有食堂锅炉有热水，然后学
生宿舍前安了几个水龙头，每
天早晚盥洗都排队抢水，所以
宿舍门前记忆里一年四季是
湿漉漉的，“连累”得宿舍也是
阴潮阴潮的。

但，这些似乎并不是我们
聚会时回忆的要点，因为我们
理解成那个时代乡村中学的
共性之处。而我们如今仍津津
乐道的却是高中三年如何吃
饭的问题，不是温饱的问题，

而是具有时代烙印的吃饭方
式。

那时的食堂没有打饭的
窗口，食堂很狭小，做饭的师
傅也不多。所以，我们的一天
三顿饭，每个班都要先从食堂
领回来，再到班里分，不管是
馒头，还是热菜、稀饭。四量一
个的馒头，女生一般会合伙订
一个馒头，然后两个人掰开，
掰得时候很仔细，小心翼翼，
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恰到好处
的公平；分菜则是在教室外面
的空地上，菜都盛在一个大铁
桶里，同学们的菜盆则围着铁
桶一圈一圈摆好，负责分菜的
一人一勺，在众多双眼睛的监
督下，力求平均，直到最后一
片菜叶。吃完后的洗涮才会提
到那口水缸。也许学校是为了
节省学生们的时间，也许是自
来水设施达不到，总之，结果
是学校给每个教室门前放了
一口大水缸，值日生的一项任
务是每天抬水把水缸注满。而

我们一年四季洗碗则用水缸
里的水，稀饭的渣渣沉淀在缸
底，时间久了都是厚厚的一
层，大家相互都不嫌弃；特别
是冬天，大家穿着厚厚的棉
衣，冻得咝咝哈哈，端着饭盆
走出教室，来到水缸前，先要
用旁边的木棍使劲把结冰敲
破，敲出一个能伸进碗的小
洞，然后大家都从洞里掏水来
洗碗。那时也没有消毒的概
念，所谓的洗碗也只是冲一冲
上面的饭渣，所以，即使是如
此的境况也极少有抱怨的。

如今，我们常常会在聚会
时回忆高中时各种趣事，常常
会感慨那时水缸洗碗的方式，
常常会感慨缸底积淀的厚厚
的饭渣和菜叶，常常会感慨带
着冰渣的刺骨的水，因为我们
在很多记述那个时代的电影
小说里没有看到类似的情节，
就以为，那只是属于我们莱州
六中的历史罢，心底偷偷地自
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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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秦师傅

王吉刚

我和周警官在码头派出所值
班，晚八点三十分左右一中年男
子推开派出所的大门，刚一进门，
就大声说：“我找警察，我捡了东
西。”中年男子气喘吁吁，操着一
口浓重的鲁西南口音，看上去五
十多岁，头发稀疏，矮瘦黝黑，但
声音洪亮，目光有神。

我和周警官接待了这名中年
男子，给他倒了杯热水。中年男子
叫秦家来，山东滕州人，现年五十
岁，全家 (老婆及儿子儿媳 )在烟
台打工，暂住在黄务。他在回家的
路上捡到一驾驶证，内有银行卡、
身份证、烟台市民卡、港航局工作
证、打捞局乘车证。证件显示失主
为烟台港航局的于长俊，只是没
有于长俊的联系电话。“失主一定
很着急。”秦师傅心想。焦急地在
原地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有人
来认领，已经到了晚饭时间。秦师
傅毅然决定：先到烟台市港航局
打听于长俊，将物品归还后，再回
家吃晚饭。骑上破旧的自行车，秦
师傅走走停停，一路打听，足足骑
行了三十多里路，还是没有打听
到港航局的地址和于长俊的消
息。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秦师
傅突然想起捡拾的证件中有一张
打捞局的乘车证，秦师傅曾经在
烟台造船厂打过工，对造船厂邻
近的打捞局很熟悉，于是他骑上
自行车直奔打捞局，等到了打捞
局码头派出所已经是晚上八点半
了。

根据秦师傅提供的情况和捡
拾证件的情况，我们立即通过公
安网查询于长俊的电话，没有结
果。我们又拨通了烟台港航局的
值班电话，向值班员讲明了情况，
值班员告知了于长俊的手机号
码。我们迅速拨通了于长俊的手
机，得知他在外地出差；向其讲明
情况，于长俊十分感激，告知我
们：让其朋友来派出所认领丢失
的物品。

望着这个矮瘦黝黑、饥肠
辘辘的中年男子，我对他肃然
起敬。愉快地跟我们握手道别，
秦师傅熟练地骑上他破旧的自
行车，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夜
色中。

这个好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穿越而来的中年男子，那辆破旧
不堪的自行车，已经褪色的旧棉
服，显得似乎与这个开放的现代
化城市格格不入；但他的助人为
乐、淳朴善良，却散发着极大的正
能量。没吃晚饭，为将物品交还失
主，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公里的
路程，着实让我由衷地佩服、深深
地感动。

秦师傅，你就是当今社会的
雷锋，你就是当今社会的好人。我
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好人一生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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